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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
六中全会北京开袁拂面清风喜气来遥
政策方针符众望袁规划条例暖心怀遥
当官不许私囊饱袁理政尤需遗弊排遥
不忘初衷圆绮梦袁复兴华夏展雄才遥

渊二冤
六中全会众心齐袁十个坚持大字题遥
巨舰乘风驰海阔袁红旗映日觉天低遥
开颜处处江山秀袁入耳声声社稷霓遥
新的百年征旆展袁复兴在望擂金鼙遥

渊三冤
香山枫叶靓霜枝袁六中全会值此时遥
党史辉煌明兴替袁初心映日举红旗遥
九州意气冲霄汉袁四海同心搏胜棋遥
国兴军强民富裕袁百年再创新传奇遥

渊四冤
一部雄文鉴百年袁深思熟虑辨周全遥
方针砥定征途疾袁画卷恢宏必胜篇遥
万众同心凝睿智袁千山锦绣现尧天遥
五洲震荡神州屹袁四海翻腾举世先遥

渊五冤
马列坚持主义真袁理论自信赤心纯遥
百年征战辉煌史袁三个文明温暖春遥
成就荣誉添斗志袁重磅决议涨精神遥
创新发展腾飞快袁看我醒狮中国人遥

渊六冤
六中全会写辉煌袁决议通过众所望遥
奋楫南湖风未息袁掣雷遵义路更长遥
回眸历史初心砺袁擘画蓝图使命彰遥
时代巨轮谁敢挡钥 神州崛起沐朝阳遥

十九届六中全会颂歌
颜玉华

一
铺金叠玉竞芳姿袁吐艳喷香绕翠枝遥
欲问菊乡何处美袁秋来洋马胜东篱遥

二
秋风拂槛露花丛袁十里霜英绘彩虹遥
致富乡村财路广袁欢歌一曲向苍穹遥

三
寒菊流金遍地黄袁游人如织蝶蜂忙遥
人间美景天庭看袁羡煞瑶池王母娘遥

四
东方湿地绽奇葩袁十里霜英铺碧霞遥
赤绿黄蓝青白紫袁谁持彩笔绘寒花遥

咏洋马十里菊香
吕庚佐

全国人大常委会袁通过家教促进法遥
认真学习深思考袁学法用法不放松遥
家庭家教传家风袁文明和谐创新功遥
培养未来接班人袁立德树人首其中遥
家长施教是主为袁机构服务紧相随遥

监护人等须掌握袁孩子减负学效显遥
留守困境儿童难袁精准服务送关怀遥
有关部门职责明袁一枝一叶总关情遥
深入贯彻家教法袁全心全意为人民遥

学习叶家庭教育促进法曳有感
孙万楼

入秋以来袁雨水不断地光顾大地遥 似这等秋日袁
却也少见遥 不过袁连续多日的秋雨并非是野秋风秋雨
愁煞人冶袁随着一场场雨水的光顾袁天空被洗得如溪
水般澄澈袁大地被洗得野碧玉妆成冶般干净袁农人们的
心境也被洗得轻盈自如而渐入秋的佳境遥

见秋
步入秋天袁如同在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上行走遥

目之所及袁大自然已走向成熟和丰盈遥 田野上的万物
已告别夏天的热情袁此刻正静静地呈现出秋的沉稳尧
成熟与矜持遥 黄澄澄的稻穗上缀满了丰满的稻粒袁压
得稻秆不堪重负似地向天空向大地向农人忽而挺直
腰杆面向苍穹袁忽而低下头来弯腰致谢曰挺拔的玉米
秆袁怀揣着玉米棒兴奋地跳着野迪斯科冶袁相互摩擦发
出的沙沙声像极了野爵士乐冶曰花生在地下结成一串
串果实袁把地表撑出了细细的缝曰山芋在田垄里长得
很是壮实袁一不小心袁那胖乎乎的脸蛋就会从垄里冒
出来袁让人看了喜不自禁曰还有那似细竹般的芝麻袁
不仅开花节节高袁 而且花后的果袋亦让你觉得很是
有趣袁 一层一层地井然有序地从下半截子一直延伸
到顶部袁就似那古老建筑的千层塔噎噎

秋袁是一种境界袁更是一种赐予与赠送遥 我喜欢
秋的丰盈袁秋的成熟袁更喜欢秋的给予遥 给予是世上
万物最美的品质之一袁秋袁总会对那些辛勤的劳动者
无私地奉献出她的所有遥

味秋
稻谷瓜果花生芝麻梨子山芋的香甜味越来越

浓遥 这是最让农人高兴最吸引城里人的味道遥
秋收要开始了袁这是让农人兴奋的时刻遥 眼看

一年的辛勤与劳碌马上就要变为丰收的果实袁个个
把喜悦写在脸上遥 农人们用了一年的锄镰锨锹袁早

已被泥土磨钝了许多袁为了秋的收获袁许多人家干
脆把那些老掉牙的农具换成新的袁 实在舍不得换
的袁 就送到铁匠铺让铁匠们烧红后锻打一番袁再
野嗤冶地一声淬下火袁那家伙或也同新买的差不了多
少遥

此时袁铁匠们成了村里最忙碌的人遥 旺旺的炉火
映照着满头满脸满身的汗水袁 池子里的凉水被淬火
的铁器烧得野呲呲冶作响袁敲打烧红的铁器的声音要
一直响到后半夜遥

清晨袁太阳还没露出她那红彤彤的笑脸袁公鸡也
没唱出响亮亮的第一声啼鸣袁农人们便已披衣起床袁
推着小车袁带着各种收秋的家伙什袁向着耕耘了大半
年的田间走去遥 待到朝阳挣出浪尖袁公鸡一声接着一
声的脆鸣袁地里已是一行行的花生尧一筐筐的玉米尧
一捆捆的稻谷尧一排排的山芋遥 此时袁庄户人的笑脸
笑得就似一朵朵盛开着的灿烂的花遥

中午了袁家里留守的人送来香喷喷的饭菜遥 饭
菜下肚袁浑身便又有了使不完的力气袁把收割好的
庄稼装上小车袁男人在前袁女人在后袁赶着小车从四
面八方的田野上像浩荡的波浪一样源源不断地向
村庄的打谷场涌去遥 此时的打谷场袁荡漾着丰收的
乐章袁扬溢着熟秋的喜悦袁新鲜的粮食和时令的五
谷杂粮让家家户户的炊烟升起不同往日的颜色与
味道袁摆满了刚出锅的花生尧山芋尧玉米的饭桌上袁
淌满了孩子们贪婪的口水遥

尾秋
大规模的秋收结束后袁 庄户人往往会忙里偷闲

去田里将遗落在田地里的粮食尧 薯类仔细地找寻回
来袁这被农人们称之为尾秋的活袁常常也会有不俗的
收获遥

尾秋的过程常常是轻松而愉快的遥 特别是孩子
们袁就像是一只只放飞的小鸟袁带上一把镰刀或一只
竹钩袁挎上一只小篓筐袁随兴而去袁只要到了田里袁就
保准会有不小的收获遥 最让孩子们感兴趣的是捡花
生和山芋遥 农人们在收花生的过程中袁往往会在地里
遗留下许多断了蒂的单个花生果袁 有拾尾秋经验的
孩子会拿着小镢头沿着栽种花生的地方挖下去袁就
能挖出许多被扯断了蒂的单个花生果袁 有时候半天
就能挖满一只小篓筐袁会让孩子们兴奋大半天遥 拾山
芋也很有趣袁 孩子们在仔细寻找后把那些断了漏了
的山芋刨出来袁带回去遥 山芋收获后袁大部分要在家
里的地窖保存袁也有一部分会被切成一瓣一瓣的袁在
柴箔子上摆放整齐袁经过十天八日的阳光照射袁就被
晒成了山芋干袁山芋干可长期保存以后食用遥 尤其是
立冬以后晒的山芋干袁 由于山芋中的淀粉被转化为
糖袁所以袁晒出来的山芋干忒甜袁煮个粥袁放一碗山芋
干袁不仅粥甜津津的好吃袁粥中的山芋干不仅能填饱
肚皮袁还很耐饿遥

尾秋袁顾名思义就是秋收以后的收尾工程遥 可不
要小看了这收尾工程袁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袁这尾秋
不仅能把在秋收中遗漏的粮食收回来袁 还能帮助农
家填饱肚皮遥 现在许多上了年纪的庄户人还动辄以
野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冶 来教育孩子们要爱惜粮
食遥 故而袁尾秋委实是秋收中的一个意外收获和重要
环节遥

秋日三章
李志勇

我坐在窗前袁望向那棵盘虬卧龙的柳树袁纤细的柳丝
被风轻轻地摇曳袁似乎之寂寞的风找到了老友遥我往床上
一瞥袁心中却平添了一丝惆怅与挂念遥温柔地抚摸着床上
那件带有补丁的衣服袁不由得流下串串泪珠遥

野奶奶浴 赶紧帮我缝缝衣服袁你看都破了好多洞浴 冶我
慌忙跑进屋里对奶奶喊道遥 野好好袁乖孙子浴 冶奶奶见我来
了袁竟激动地站了起来袁满脸绽放出暖阳般的笑容遥

我坐在奶奶身旁袁她戴着有些破旧的老花镜袁开始给
我缝补衣服遥 她取出一根针袁顺手扯了根线袁将线头搓了
搓袁搓细后袁眯缝着一只眼袁小心翼翼地插入了针孔里袁另
一只手捏住插进来的线袁往后扯袁然后打了一个结遥 奶奶
一手拿针线袁一手捏住衣服与补丁袁针线在补丁和破洞边
缘来回穿梭袁拉着线的针儿袁在衣服上进进出出袁手指在
衣服之间轻柔地触碰着遥奶奶手法十分娴熟袁每一针都整
整齐齐地落在破洞边缘袁每一针下去袁似乎在奶奶眼中不
是在缝补破旧品袁 而是在雕刻一件艺术品袁 但袁 不知怎
的袁奶奶每缝上几针后袁就用针划一下有些稀疏的银发遥

最后袁一针出头袁奶奶两手拽着针上的线袁便用牙去
咬遥 野嘣浴 冶艺术品好了遥 阳光洒在奶奶苍老的脸庞上袁仿
佛她眼神中又闪出一缕阳光袁她笑了起来袁洁白的牙齿露
了出来袁她又将衣服甩了出来袁看看还有什么没缝好的地
方袁检查一番后袁将衣服递给了我遥

当我触碰到奶奶那双已经被线勒出红印的手时袁心
头一颤袁没有接过衣服袁反而紧紧攥住奶奶的手遥 我静静
地看着这一双爬满了一条条血管带有老茧的手袁 抬头看
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的皱纹遥 这些年见过不知无数次的奶
奶袁但却是第一次认真地看奶奶袁却感觉像一个熟悉的陌
生人袁她的皱纹袁她的伤痕袁她的寿斑遥

记忆逐渐模糊袁现实更加清晰遥 我坐窗前袁眼圈有些
红肿袁我已很久没见奶奶了遥 擦过湿润的眼眶袁拿起儿时
奶奶缝补的那件衣服袁端详着上面的补丁袁在我心中似乎
每一片补丁都是奶奶对我深沉的爱遥

缝进补丁里的爱
江正

每个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袁 哪怕它很平常遥 多年
来袁我一直想通过我不加杜撰的讲述袁让更多的人知道一碗阳
春面的真实往事遥

老家在陈洋集镇袁40 多年前仅有一条小街贯穿南北袁两家
集体性质的小饭馆遥 位于南半条街拐角处的那家袁 叫角头饭
店袁北半条街的那家袁叫陈洋饭店遥 我 7 岁那年袁父母在集镇中
心的陈洋小学任教袁晚上七尧八点钟下晚办公袁包括我父亲在
内的几名教师袁常常相约下馆子遥 出校门拐十几米远袁就到了
角头饭店袁叫一盘熏烧猪头肉袁每人再来一碗阳春面遥 吃过抹
了抹嘴袁各自扬长而去遥 有时袁我到父亲的办公桌旁写作业袁如
果碰上他们晚办公结束下馆子袁父亲就会顺便带上我袁把他碗

里的阳春面挑出一些放到我的小碗里袁 别的叔叔也会挟几片香喷喷的猪头
肉给我遥

老家的阳春面袁其实是一种清汤实味尧简单实在的饭食品种袁那个年代
几乎每个饭馆都有遥 进了饭馆袁要一碗面袁服务人员会把机扎的面条放入大
汤锅里袁几分钟时间熬熟袁再挑到大海碗里袁舀入白汤袁汤头上加点猪油尧酱
油和青蒜碎叶曰讲究点的饭馆袁往往还要加些红彤彤的熏烧卤汁袁最后再洒
点胡椒粉遥 一碗汤底沉红尧汤头油光尧荤味十足的阳春面就上桌了遥 儿时袁印
像最深的美味就是阳春面袁最幸福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碗阳春面遥

后来袁父母被分配至乡下任教袁全家随迁袁我便再未享受过阳春面遥 有时
父母周日去集镇开会或集训回来袁我总问他们下馆子吃阳春面了没有袁引来
大笑遥

再吃阳春面袁是在几年后袁一条客运轮船上遥那年秋天袁我 11 岁袁大姐 15
岁遥 父母安排我和大姐从陈洋码头坐轮船袁去阜宁县城的三姨妈家玩一趟遥
次日中午袁我们再上轮船袁踏上回家的水路遥 船舱里袁大家彼此陌生袁很少有
人说话遥 坐我们对面的袁是一位四十几岁的男人袁衣着简单朴素袁一看就是普
通的农村人遥 轮船发出的机器声袁从一而终地轰鸣着曰从船窗看外面袁射阳河
沿岸的一道道风景袁就像电影似地飘闪而过遥

约莫下午 3 点多钟袁船舱的前门忽然打开袁一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中
年人探进半个身段袁对着舱内大喊院野来来来袁本船到终点站合德还有一半路
程袁有没有肚子饿的袁本船供应阳春面袁一毛二一碗遥要吃的赶紧买票遥 冶一听
野阳春面冶三个字袁我立马馋瘾上喉袁来了精神遥 大姐转头问我要不要吃袁我不
假思索地点点头遥 大姐便毫不犹豫袁起身过去买了面票遥

过了不大一会袁热腾腾的面就送进船舱遥 我端起面碗袁一阵稀里哗啦袁很
快吃完袁但仍感觉意犹未尽遥 大姐随口问我吃饱没有袁我脱口而出院野还想再
吃一碗遥 冶大姐把手伸进衣兜袁掏出一张一角的票子袁再掏却怎么也掏不出一
分钱了遥 大姐一时慌了神袁自言自语院野一碗面袁还差二分钱呐遥 冶

待穿藏青色工作服的人下舱收碗时袁大姐一把拽住那人衣袖袁诚惶诚恐
地对他说院野我弟弟刚吃了一碗面袁还想再吃一碗袁但我现在只剩一角钱袁能
不能再买一碗钥 冶那人随口回答院野一角钱买不到遥 冶说完就想挣脱大姐的手袁
抬脚要走遥大姐仍不松手袁求道:野不就差二分钱么袁你就再卖一碗给我们吧浴冶
那人顿时火了院野你这小孩子怎么这样袁说过了的袁差一分钱不卖遥 冶大姐眼泪
汪汪地松开那人的衣袖袁满面愧疚而又无可奈何地望着我袁仿佛在说袁做姐
姐的已经尽力了遥 坐我们右侧的一位老奶奶悄声问我大姐院野你们是不是只
差二分钱钥 冶说着就要掏自己的口袋遥

这时袁对面座位上一直沉默不语的男人突然直起腰身袁开口道院野给孩子
再来一碗面袁一角二分面钱由我出遥 冶那人问院野你们一起的钥 冶大姐说院野不是袁
我们不认识遥 冶于是那人再次抬脚要走袁却被那男人一把抓住衣角袁说院野怎么
了袁一分钱不差你也不卖钥 冶那人皱了皱眉袁伸出一只手说院野你拿钱来遥 冶那男
人便掏口袋袁随后掏出一卷小钱遥 我清楚地看见袁他掏出的都是一角尧二角的
钱币袁另有几个一分尧二分的硬币遥 他拈出其中一张一角钱袁又拣了两个一分
钱袁递给那人院野这下行了吧钥 冶

不一会袁又一碗面送了过来遥 大姐像个大人袁连声向那男人道谢袁并把身
上的仅有的一角钱递上袁要他收下遥 但他一把推开大姐的手袁坚决不收袁彼此
打手夺脚了一番遥

那男人笑眯眯地看着我有滋有味地吃完第二碗面袁 然后问我大姐院野你
们可能中午没吃饭吧钥 冶大姐说院野不是没吃饭袁是小弟他乍到姨妈家袁吃饭受
拘束袁没吃饱遥 冶他野哦冶了一下袁说院野以后啊袁出门在外要带足盘缠袁而且在哪
吃饭都要吃饱遥 特别是在小孩长身体的时候遥 冶大姐说院野今天多亏了你遥 差
你一碗面钱袁以后怎么还你呀钥 冶他连忙摆手袁轻描淡写地说院野这钱不用还
了袁如果要你们还袁我就不掏这钱了遥 冶他顿了顿袁补充了一句院野人在外袁难免
会碰上困难的时候袁帮一下是人之常情遥 冶

及至长大袁这句看似平常的话袁我都一直铭记遥 这些年袁我跑了几乎大半
个中国袁品尝了不少外地面条遥 有北京炸酱面尧河南烩面尧兰州拉面等袁风味
各异遥 这其中袁最喜欢的要数拉面了袁面条韧劲爽滑袁汤料清而不淡袁汤头上
飘浮着鲜绿的蒜叶和香菜碎末袁像极了小时候吃过的阳春面遥 不同的是袁拉
面汤里散发的袁总是一股浓浓的牛肉味和孜然味遥 于是就想院要是在拉面汤
料中添加猪油尧酱油和熏烧卤汁袁不就是几十年前家乡的阳春面吗钥

如今袁时代变迁了袁阳春面已上不了家乡的市面袁大街小巷已不见阳春
面的馆牌袁也很少有人提起它了遥 但多年来袁我却始终惦记着阳春面袁尤其是
少儿时在轮船上吃过的那两碗阳春面袁 以及那位不吝为我支付了一碗阳春
面钱的普通中年大叔袁期盼着有一天能够与他相遇袁能够表达我的感恩遥

这是镶嵌在我人生记忆中的一段挥之不去的往事袁 一段想起来就倍感
温暖的往事遥 直到今天袁我还会经常想起它袁想起来便心潮难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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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一则故事遥
有位道长袁在山上的茅棚里修行遥 一天傍晚袁他散步

归来袁 看见居住的茅屋有小偷光临遥 小偷找不到任何财
物袁正要离开袁却迎面碰上了静静等候在门口的道长遥

小偷一脸错愕袁道长却脱下身上的外衣袁披在了小偷
身上袁说院野寒舍简陋袁天色将晚袁这件衣裳拿去御寒吧浴 冶

小偷羞红着脸溜了袁 道长不禁感慨院野多么希望送他
一轮明月袁照亮他下山的路啊浴 冶

第二天袁当道长走出茅屋袁却惊奇地发现袁自己的外
衣被叠得整整齐齐袁就放在门外遥 他欣慰地说院野我终于送
了他一程的月光浴 冶

故事没有时间袁没有地点袁无法考让其是否真实遥 但
我宁愿相信其确实发生过袁 至少在人们的思想中确实发
生过袁相信确实有一个人曾经送出这么一程的月光遥

另一件事袁百分之百的真实遥
泰州晚报叶坡子街曳发表的文章袁都是真人真事遥 2021

年 10 月 25 日的文章 叶葱油饼曳袁 讲了一个关于外公和
野我冶的故事遥

舒眉十九岁那年袁 刚从学校出来袁 在镇西边做学徒
工遥 外公经常会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出现在师傅家店门
口袁然后神秘地向她招手袁示意她出去遥 每次外公都跟变
戏法一样袁 从兜里或背着的手里拿出她喜欢吃的东
西要要要一张比她脸庞还大的油汪汪香喷喷的葱油饼遥

外公把还带着些温度的油饼递到她跟前说院趁热吃袁
冷了口味不好遥 天气凉了袁 外公会在那饼上包裹好几层
纸袁然后一只手拿着捂在怀里袁待她拿到时袁油饼依然还
有热度遥 外公一直说袁这长天大日的袁肚里不能老是空的袁
要吃点东西垫垫遥 直到她吃完袁外公才开心地转身回去袁
像是完成了一个任务遥

外公不会骑车袁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遥 外公到
街上要走个把小时遥 原来她每一次吃到油饼袁外公来回都
要花费小半天工夫遥

外公每天送给舒眉的是一张温暖的葱油饼袁 那位道
士那天晚上送给小偷的是一程的月光遥 油饼也好袁月光也
罢袁都只是一个载体袁载着的是一份善良尧爱心和宽容遥 这
种善良尧爱心和宽容是真实的尧可以触摸的尧能够起暖祛
寒的遥

无论是对自己至爱的亲人袁还是对并不相识的旁人袁
甚至加害于你的敌人袁善良尧爱心和宽容都是有意义的尧
有作用的遥 只要愿意付出袁就会给他人一生的感动尧给他
人一程的月光遥 即使有时会迟到袁但一定不会缺席遥

这种感动和这程月光袁也会像一粒种子袁种下去就会
开花尧就会结果袁就会得到更多更多的收获和能够传承的
种子遥

后来袁得到野一程月光冶的小偷不知生活得怎样袁舒眉
说外公去世十多年了袁她还一直惦念着尧思念着外公遥

一程月光
陈卫中

和朱达州很熟袁 就像
他熟悉门口土地上长的稻
子麦子袁屈指一算袁已有 38
个春秋遥 老友见面袁叙旧当
年曰稻麦醇香袁沉醉于心遥

为了撰写盐城市委组织部 野初心故事冶征
文袁 我去海边村子找达州时袁 两人车子路道相
转袁一人朝南一人往北袁当再见到他时袁虽不是
当年享誉省市的种粮大户袁也不是第七届全国
人大代表袁他就是褪去所有光环的一位野现代农
夫冶袁还是省劳动模范袁但他手头还种着几十亩
田袁稻麦两熟袁季套季袁年接年袁这是他的初心袁
也是他的最爱遥 一路走过三四十年风雨袁形象
早已定格在脑海袁他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
初见时的那个壮壮的汉子袁憨憨的笑容袁腼腼腆
腆袁一口野山芋腔冶遥 仔细看袁脸上多了很深的皱
纹袁头发花白袁带着稻麦香的岁月印记遥

说起当年袁血气方刚袁承包四百多亩荒滩薄
地袁要多大勇气袁面对说风凉话的袁等着看笑话
的袁 达州牛脾气上来院野他说他说的袁 我干我
的遥 冶他要用结果来回答袁在两轮 25 年承包期
内袁共生产粮食 1250 多万斤袁除了自家口粮外
全都交售给国家遥 12 年前承包期满了袁因为辛
苦袁孩子不让他再种地袁他坚持要种袁舍不得自
家的承包田袁还有集体分的田袁合起来有 50 亩袁
现在稻麦两样每年也有八九万斤粮食卖遥 野刨
熟的田丢什么长什么袁心有不舍遥 冶孩子们拗不
过袁只好任由他去袁继续与稻麦为伴遥

南京袁县城袁镇上袁村里袁四点一线袁收种住
村里忙田袁闲时去孩子家看看遥 达州说院野现在

种田袁不像过去了袁耕呀种
呀管呀收呀机械化袁 稻麦
两季加起来忙不到三个
月袁 还有三个月追追肥打
打药袁顶多算个半年闲袁其

余时间都闲着遥 冶是的袁在科技不发达机械没普
及的年代袁种田人起五更睡半夜袁几乎一年忙到
头遥 野过去吃辛受苦把盐碱荒滩开垦培肥成良
田袁 真的舍不得离开袁 现在有个几十亩连种代
玩遥 冶我晓得袁达州和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老辈
农人们一样袁都有恋土情结袁脚不踩泥袁裤不沾
露袁手不抓肥袁眼不见禾袁总觉得缺少什么遥

端起茶杯袁呷了一口袁又是腼腆一笑院野一辈
子了袁就欢喜个泥土袁也许有人说我贱老土袁贱
就贱吧袁土就土吧袁都无所谓了遥 手中有粮袁缸
里有米袁碗内有饭袁也就知足了遥冶也许此时他又
想起自己 17 岁时曾两天粒米未进的苦日子遥

长长的条田袁碧翠的秧苗袁目极所致袁翻起
绿波遥 随风飘来稻田那种水汽的气息袁稻花香袁
稻子黄袁人见人醉遥 阳光正好袁达州在田埂上蹲
下身子袁手拢一丛水稻袁沙沙轻响袁贴脸近鼻袁青
棵清香袁那种喜悦袁写在脸上遥经年风霜雪雨袁仍
似当年春华遥对达州来说袁用秋收万颗子不足以
说明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挚爱袁 他把最好青春
写在荒地上袁 把人生年华留在种粮上遥 稻麦是
有灵魂的袁每个稻粒麦粒都有记忆袁也有情感密
码袁因为它们爱恋深情的土地袁与人和自然血脉
相连遥

心醉稻麦香袁无悔忙种粮遥九头牛也拉不回
稻子麦子在他心中的分量遥

稻麦的分量
邹德萍

老家在农村袁山芋是
我们苏北常见的杂粮遥 通
常袁种下了油菜袁播完了小
麦袁老妈就开始挖山芋袁一
筐又一筐的山芋被扛回来
堆放在屋檐下袁择去了藤藤蔓蔓袁晒掉泥土遥 那
些个小的被晒制成山芋干袁而那些个大的山芋
有的要留到来年作山芋秧子袁有的要作为过冬
的食物贮藏起来遥 用来贮藏山芋的是一个像坛
子一样的大地窖遥

记得小时候袁我就看过爷爷窖山芋袁我家
的山芋窖大多建在屋外或者田边袁爷爷用了小
半天的时间先挖了一个约一米多深尧类似坛子
一样的大坑袁坑口用木条镶成了一个正方形的
口袁而后又用一大一小两个木板做成盖板遥 这
样袁一个山芋窖就建成遥

贮藏山芋之前袁爷爷先抱来一大抱碎柴扔
在窖里袁然而丢一个燃烧着的火柴头进去遥 干
柴遇火袁噼里啪啦燃烧起来遥 起初袁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首先要熏一下袁后来才知道这样是为了
驱湿逐虫遥 待山芋窖冷却之后袁我们便七手八
脚将屋檐下择好的山芋一筐一筐搬来袁轻轻倒
进窖里遥 山芋装满后袁盖上盖板遥

老家离镇上有 10 多公里袁 所以父母也没
有上街买米买菜的习惯袁这一窖山芋既能当菜
又当饭袁香甜家人一个冬天的胃遥 用山芋掺上
苞谷糁子袁加上水袁可以煮成香浓的山芋粥曰蒸

米饭时袁 在下面放几瓣山
芋块后再放进水和米袁又
可以做成别有一番风味的
山芋干饭遥 我还清楚地记
得袁小时候袁妈妈将山芋切

成块袁给我装在口袋里当零食吃袁记忆里的大
山芋胜过任何一种水果袁那个甜一直氤氲在记
忆的最深处遥

烤山芋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遥 大人做完
饭袁灶膛里满是火红的柴火灰遥 此时袁偷偷拿几
个山芋埋到火灰里袁一顿饭的工夫袁山芋也熟
了遥 扒开山芋外面的焦皮袁一股扑鼻的香味袁直
往喉管里钻袁馋得口水直流遥 这个时候顾不得
山芋烫手袁这个手倒腾到那个手袁也顾不得山
芋外面有黑灰袁一边吃袁一边吹袁那个香啊袁至
今都无法从记忆里抹去遥

后来袁随着奶奶尧爷爷的相继离世袁加上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老家窖山芋的人家几乎没
有了袁 县城太阳城一年四季都有烧烤的山芋
吃袁 每次逛街闻见那香喷喷诱人的烤山芋袁就
情不自禁垂涎欲滴起来遥 前几天袁妻子从街上
买了两个烤山芋袁我到家一看袁高兴极了袁三下
五除二就解决了遥

现在袁 那口山芋窖就像一张没有牙齿的
嘴袁在老屋门口田边里空洞地张着遥 只是山芋
那香甜的味道袁经常在梦乡里萦绕着袁山芋成
了我记忆里最美好的绿色食品噎噎

山芋情结
张建忠

满林尽披野黄金甲冶 王万舜 摄


